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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會的四個標記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是構成教會之所以為教會的特徵。在十六世紀，教會為抗禦路德的攻擊，往往以這四個標記來界定教會的特質。但是在梵二以來，宗教交談的緣故，我們不會用這四個標記來判斷別的教會不是教會，我們會相信她們都有或多或少的四個特質。


教會這四個標記，很難用可見的，例如至一，在實質上，我們看到教會不斷有分裂；又如至聖，在歷史上，教會有不同的黑暗面，甚至有過三個教宗，亦不難看到個別的神職有缺陷，我們如何言教會為至聖，無論如何都是神聖的？至公的問題：我們稱為公教會，此詞源自希臘文，本來有universal的意思，但是今天我們的教會有時要求很多劃一的問題，是否就是至公性呢？這個問題特別和我們中國教會有關，因為如何理解這個至公性，與中國教會如愛國會的組織，如何處理？


至於從宗徒傳下來，我們往往理解為權力的傳承，注重的是聖統制。但是其實宗徒傳下來的，其實是整個教會傳下來。


我們看這些標記特質，不是創造，而是從根源處看。

至一性：


在聖經中有很多地方啟示教會是一的。在福音及保祿書信中，都提到耶穌建立了一個教會(Oneness)，而在宗徒大事錄中記載五旬節事件中，我們看到教會的創立，其中有幾個特點：(文化多，三千人中有不同的文化，但是仍然是一個教會。又如保祿在不同的地方建立教會，但是他強調一個耶穌基督的教會出現在不同的種族、不同語言、不同種族當中。


所以，至一是指這個一個教會，但是她如何彰顯出來呢？在多當中顯出來的。因此，多元、多文化並不會削弱教會的至一性，反而能與之互相豐富。可以說，至一性與多元性是一體的兩面。又可以說，至一性與至公性是一體兩面，如果至一性受損，同樣至公性亦受損。在教會憲章中，至公性是unity-in-diversity，這是一個字，不可拆開的。所以，教會的至一與至公，是一事的兩面。如果我們指出至一，是強調unity：談至公，強調的是diversity，但是二者都是依靠著對方而存在。


如果我們的教會走向劃一，就是損害了至一性，更是觝觸了至公性。反過來說，愈是至一，就愈是多元。前者可以見於十六世紀的神學的毛病。當時的神學強調制度化、法律化，而這是源自君士坦丁大帝的統一，當時用一種語言(拉丁文)、一種禮儀，於是長期發展下去，變成十分劃一。


傳統神學：既然教會是至一，而它是教會的標記，所以應當可以見到，所以我們可以從三件事上看到至一性：(禮儀的一；(語言的一；(聖統的一。由這三件事，可以看到天主教會的至一性。


但是這種理論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受到批評及挑戰。首先是梵二之後，我們天主教會本身都有不同的禮儀，尤其在本地化之後。語言亦採用各個地方本身的語言來開彌撒。至於一個聖統，我們固然只有一個聖統，但是只建基於此，根基很脆弱，因為我們的一，其實只是度而已。因為，別人會批評，如果這個制度沒有了內容，沒有了愛德，就沒有意義了。


今天的教會用新的演繹方法。我們不是從教會來看至一性，而是跳出教會之外，由外來找答案。我們首先問：教會是什麼？我們從奧蹟性來看，問教會是一個怎樣的奧蹟？是一個反映天主聖三這個不可見的奧蹟。再問：教會反映天主聖三這個奧蹟，這個奧蹟又有何特質？我們看到，聖三是一個一而多、多而一的奧蹟。因為三位是多，但一體又是一。雖然我們有三位，但是只有一個天主。換言之，在這個奧蹟身上有一個特質：她是oneness of the God。既然教會是反映天主聖三的奧蹟，那麼我們應該也看到這個三而一、一而三的奧蹟。


當耶穌基督降生在歷史當中，祂建立了一個團體，就是教會。當耶穌基督要言個教會要不斷反映聖三的奧蹟。既然如此，祂自然把聖三的至一性刻印在教會身上。因為不是如此，教會不能反映這個特質。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至一性早存於教會的存在。所以，這是天主身上的一個奧蹟性，只是在耶穌基督建立教會時，賜給教會。這並非教會用功勞賺回來，而是by birth。這是賜予(given)，是由上而來的恩賜。


既然這是恩賜的，而教會是存在時間和空間的產物，這需要時間空間去發展的，而我們要明白，教會同時又有末世的特色：已經而未遂的特點。故此，這個至一性同時是已經賜予，但未能圓滿地實現。因此，這也是教會所接受的一個召喚，就是在這個歷史的過程中，不斷實踐這個一。如何實踐呢？進行合一的行動。


可以說，我們的至一性，正正是在我們的合一行動中，不斷實現出來。故此，無論有沒有分裂，教會有本質上的召叫，不斷實踐這個合一的恩賜，直到耶穌基督的再來臨。


所以，Oneness of God，與unity of church是不同層次的概念。因為合一的行為是教會的使命，並不需要相信的。因為合一的行動不一定是教會做的，而她不意識到自己需要這個工作，就會發生分裂的。所以，統一與分裂，是歷史上的情況，而不是我們的信仰對象。因為無論統一與分裂，其實都是oneness of God的一部份。正如聖保祿所言，那裡罪惡愈多，恩寵愈多。我們都可以視之為分裂中的至一性的解說。由於分裂都在至一當中，所以才可以治癒。雖然，可能要待耶穌基督再臨，這個分裂才完全治癒，但是我們因著這個至一性，分裂在今天仍可以修和及合一。


本來，沒有分裂的話，我們都應不斷努力提昇整個人類的融合，但是由於教會本身都有分裂，所以我們要先發揮自癒的功能。因此，我們從全人類的角度來看，要做到真正的至一，任務更艱鉅。


傳統以外在的事物來言至一，但是今天我們從根源：天主身上來看教會的至一特質，而發現到至一是從天主身上流露出來的特質，根源更穩固。


那麼，我們如何對待這些分裂？


教會有很多來自人的罪，但是不一定是來自倫理上的罪的分裂。所以，分裂不一定是來自罪的。因為，有時人之分裂，可能是來自人的本質上的限度，這是受造物的裉度。


教會當中，有兩大範疇的分裂：

	(倫理層面上的分裂：自私、有罪等等。
	(來自堅強的信念，如聖人與聖人都有分裂，例如聖西比廉與聖斯德望為重洗與否而分裂。有些信念是很強的，強至不可奪去，一奪去就會崩潰。


(當日馬丁路德的教派所以能夠建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是因信成義，而這是針對當時的贖罪券而來的。今天的合一行動，不可能要求對方完全放棄這個概念，因為這個令對方崩潰，而這不是可能的。

(因此，今天在這方面的合一，是很困難的。如果是倫理上的罪，很容易；但是信念，不是這種容易，是一場很長的歷史進程，而且需要雙方都開放，並且雙方都要讓步，才可能達成。除非大家都願意看事件的客觀性，並且放下自己，才可能做得到合一。因此，我們今天的合一的運動，不能用魔鬼的唆擺來針對對方，反而是要理解對方的信念的形成。


既然至一性是恩賜，所以我們要祈禱，因為合一是要由至一而來的，而至一是早已存有了。因為這若17章大司祭的祈禱，當中為使徒的合一而祈禱，為什麼這個祈禱被稱為有效？因為這個至一性已經給予了，所以只要求，必可滋長。

至聖性


至聖與有罪的事實。當我信教會的至聖性，是指我相信教會的神聖是永存而罪會消失的。這才是真正的含義，但是不少人為解釋教會的至聖性，引起不少異端，如蒙丹派，戴爾都良這個教父亦是一例。


教會身上有罪與聖的事實。只要看聖詠，如達味的懺悔聖詠，這個教會的預像已經看到其罪的特質。至於福音中，有罪與聖的事實，就更明顯，如猶達斯的反叛，但是另一方面，又是稱之為神聖的教會。二者此起彼落。


跟著我們看看如何解釋。在公元一世紀已經有信經，是尼采信經。可見很早期都相信教會的至聖性。早在二、三世紀，教父已經為這個聖而有罪的現象所衝擊。當時蒙丹派是教會內的一群人，其實是聖潔的司鐸，他們認為教會應該是聖的，所以要用苦修來潔淨自己，因為教會是聖的，所以一旦不是聖的，就不是教會的一部份。他們甚至不常領聖體，因為自己一旦不純潔，就會褻聖。當時的教會把這個蒙丹派指為異端，在於她不能看到教會的聖是永存，而罪雖然有，但是可以磨滅。


中世紀有兩種神學解釋：(粗糙的神學解釋；(較可以接受的神學解釋。這裡說聖是幾多的罪都不可以磨滅教會的聖。因為人一犯罪就不是聖，那就是失去了聖。(就是一分為二的解釋，就是把人分為聖與罪，聖就是屬於教會，而罪不屬於教會。這是十分概念化的解釋，非常抽空。(就在聖的概念上下功夫。中世紀的神學往往都是二元的，於是就把至聖性一分為二，就是主體的聖和客體的聖，主體指人身上主體的性，而這個聖是可以失落的，而我們把聖放在人身上，很危險的，所以神學家認為教會的聖不是放在主體身上，而是信教會中客體的聖，這是不可磨滅的，而這個客體是聖事、聖言、聖經等不會變的。


即使是(的解釋，在今天都有其困難，一方面是與聖經有矛盾，而且在唸信經時都有困難，因為在信經上的意思，是指我們信整個教會都是聖的，但是這種解釋只有部份的教會是聖。


今天我們不再用以上的解法，我們會看看聖三是一個聖的特質，而教會亦是反映這個特質的。故此，Holiness是聖三的特質，而耶穌基督建立教會時，同時把這個特質賜予教會，所以教會是已經未遂。教會不斷透過她的聖化(saintiziation)行動，實現出來。教會透過聖言、聖事、行動，聖化自己。


即使教會沒有罪，也要聖化自己、聖化世界。但是教會作為人的團體，都是有其罪的表達。所以，幾時這個教會不能自我聖化、聖化他人時，就是其失去恩寵的時期，就是有罪的時期。幾時教會透過聖化行動，不斷自我聖化、聖化他人，就是把教會的聖發揮出來；幾時做不到這樣，就是給罪所蓋掩，不能成為聖的標記。故此，我們相信教會是聖，而不是聖化的行動。聖化與罪化是同一層次的東西，不是我們的信仰對象。


我信教會是至聖的，不是表示我信教會是無罪的。嚴格來說，我們的信條是：我信教會是有罪的而又是聖的，但是教會的罪可以除去，而聖是不可磨滅的。

КάθολίΚοδ 原意為whole或totality, 是希臘古典文化中, 而在哲學中則指普通科之意, 宗教上之意則是聖依納爵稱自己的教會為КάθολίΚοδ , 意即安提約基雅教會是耶穌教會出現的地方, totality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出現在地方教區身上, 但三世紀時, 由於教會有異端出現, 分裂的教派也自稱為天主教會, 故КάθολίΚοδ 與正統教會掛勾, 四世紀時, 要稱為公教會或正統教會要有以下條件, 1. 有耶穌的真理, 2,全備的愛德, 3.聖統, 4. 宗徒的傳承; 至五世紀, 至公КάθολίΚοδ 變成一個量的至公, 中世紀時, 版圖擴張, 故至公有三大特質: 1.傳到最廣 2.時間上最古老, 3.人數最多; 這條件由中世紀一直沿用至梵二, 但後來當傳教到世界地極時, 發現有些角落有些宗教的年代比基督還要久遠, 人數也多, 例如印度教; 故這些條件開始站不住了。

中世紀時, 還有一個講法, 就是教會的起點是由宗教開始, 故如果宗徒性有問題時, 至公性也有問題。當時, 宗徒的正統繼承人才是教會的擔保, 換言之, 視乎該教會是否與羅馬教會共融。故此當年教宗庇護十二世對中國教會的責備, 是由於愛國會與羅馬教會不共融, 故沒有至公性。

今天, 神學上的至公有兩個層面, 

1. 質的至公: 聖三和人學的至公。是一個基礎。至公是天主聖三身上最大的特質之一, 聖三本身就是一而多的, 是三位一體的, 是一而三, 三而一的, 故教會就是聖三的反映。這個奧蹟如何平衡呢? 彼此如何豐盛呢? 就是一份愛, 因為只有愛才可以令到父, 子, 神三位成為一體, 而三位不會削弱任何一位, 子愛父使父成為父, 父愛子使子成為子, 在共融中, 父更是父, 子更是子, 這個我和你I-THOU之間, 不是支配, 擁有和改變, 而是互相成就, 則這個共融則是一個真正的團體, 成為一個we。Unity-in-diversity。教會是被召而成為一個這樣的團體。聖三之間的愛, 其流露出來的第一個行動是創造, 創造了人類和宇宙, 所以基本上, 整個人類世界就是一個公的團體, 但又是多元的, 多元文化,多元膚色的, 但是, 是一個團體。Human family is КάθολίΚοδ 。所以人類的團體本身就是反映聖三的公的特質, 而每一個生命都有至公的幅度, 每個人都是一而多的事實, 一個人是一個很複雜的個體。人類要把一而多和充滿愛這個特質表現出來, 故天主創立了教會, 教會是為整個人類而存在, 它是至公中的至公的團體, 要活出這個愛的奧蹟, 協助人類的大家庭達到至公的特質, 故在教會內無分語言,階級, 以致能成就至公的特質, 透過傳教, 便可以把其至公特質實現出來。

人學的至公有很多層面, 教育, 社會, 經濟, 文化等等, 而教會也要從各層面去實現至公性, 因此, 有些社會政治問題會危及教會的至公性, 例如有些傳教士抽空了某部落的文化, 這是違反至公精神的。要保持公的特質, 地方教會必須要有集體的智慧, 按照至公的原則, 處理政教之間的關係。

2. 量的至公: 有地理、時間和成員的因素。教會必須在不同地方透過傳教, 把愛傳開去, 也要與當地的宗教, 文化, 傳統交談, 不可以以基督文化代替當地文化, 所以越是本地化, 越是多元, 越是至公, 本地化是實踐教會至公的一個重要一步。

成員方面, 在中國, 印度等, 天主教徒的數目不多, 所以教會應回到保祿的傳統, 不論是誰, 都是兄弟姐妹, 所以不是數量的多, 而是多元, 不可分等級, 種族, 背景。

古老性方面: (時間) 即宗徒性, 與宗徒有連繫, 但是指的是聖統? 還是整個天主子民? 應該是後者, 故出現了繼承的問題, 以往的繼承問題, 只會看教宗, 但現在是縱面和橫面的繼承, 縱面指的是十二人傳下來, 他們是復活信仰的傳遞者, 而信徒則繼承這個復活信仰; 而一代一代傳下去, 必須有些中介人mediator, 他們就是宗徒的繼承人, 這是橫面的繼承。所以為何要有宗徒繼承人? 因為要讓福音一代一代傳下去。換言之, 縱面是橫面繼承的基礎。

(宗徒性: 這是天主教與其他宗教的最大分別, 這是一個雙重繼承, 一方面是指這個普世主教團是繼承十二人的制度, 另方面也指而其頭是伯多祿的繼承人, 即教宗。基督教也有縱面的繼承, 因為他們的信仰也是復活信仰的傳承, 故我們不可否定他們的宗徒性, 只是他們沒有橫面的繼承, 他們的至公性指的是質的至公, 而不是量的至公的時間性方面, 故也可稱為 universal的至公。

所以這個天主教的至一至聖至公由宗徒傳下來的教會是存在subsist於天主教教會中, 但不排除這些特質也在其他教會之中。

這些特質是不可磨滅的, 因為是源於天主聖三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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